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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科

赵星荣赵星荣

太阳下的雪更白
我不奢望留下一枚行走的脚印
那是一种亵渎
我想站在原地不动
让风呼啸而过，望一株草摇曳
我想对影子说
我已看到苍白的自己
在这圣洁的外衣下，我忏悔着
一具躯壳
何来那么多镣铐
下雪了，天晴了
我跳起来了

（作者单位：西曲选煤厂）

下雪了，天晴了

母亲的后花园
这 几 年 ，年 届

耄耋的母上大人因
腿脚不便，出门日渐
稀少，常常是守着几
十平方米的家，缓步
慢行，料理家事，把
角角落落打理得井井有条、妥当温暖，
特别是她的后花园。

母上大人的后花园坐落在屋子
的南面，三面落地玻璃窗，田园风的木
质护栏，显得温馨又大方。清晨的阳
光从东方洒进来，落日的余晖从西面
照进来，后花园冬暖夏凉，明亮又通
透，是家中最舒心的一隅。

穿过客厅，经过母上大人的卧室，
推开一扇门，后花园便映入眼帘。说是
后花园，其实只是家里的一方阳台，可
这里，是母上大人晚年生活的安心小世
界，她在这里悠闲地晒太阳、听戏曲，看
窗外幼儿园的小朋友做操、做游戏，看
街边市井热闹熙攘，看远山的树木青了
又绿，桃花开了又谢。

母上大人喜欢她的后花园，她在
这里乐此不疲：侍弄花草，换土、施肥、
种菜。我常常去剪一把韭菜，回家炒

鸡蛋，或是撒在卤汁上，清香鲜嫩，吃
得安心又踏实！母上大人还种生菜、
香菜。香菜开出轻悠悠的紫色小花，
甚是清新可爱。母上大人还种三七，
绿盈盈的一大盆。前几日，她居然挖
出许多白白胖胖的根块，颗粒饱满，堪
称上等药材。我总是忍不住夸她：养
啥也养得这么好！同样的花，到我家
便迟迟不开，一挪到母亲的后花园，便
开得盆满钵满，仿佛她就是位花仙子。

夏日一到，黄瓜藤顺着竹竿蜿蜒
而上，缀满朵朵小黄花。不几日，结出
嫩嫩的小黄瓜，母上大人就会许诺我
们：“这个给你大姐，这个给你二姐，这
个给你哥，这个留给你……”我总是觉
得吃不够，缠着母上大人来年多种几
盆，这黄瓜顶花带刺的，脆生生的清
甜，鲜嫩可口，太好吃啦！

母上大人的后花园，不仅种花种

菜，还有闻着让人
流口水的咸菜缸，
里面有洋姜、芹菜
豆豆、苤蓝、雪里
蕻、胡萝卜，水淋
淋的，清清爽爽、

滋味绵长。我们可以一直从秋天吃到
春天，天气暖和后，母上大人将咸菜捞
出来，蒸了又晒，再蒸再晒，独特的醇香
飘满全屋，让人食欲大开。

几平方米的阳台被母亲大人勤
劳的双手整理得干干净净，充满生活
气。一盆盆盛开的花、一罐罐美味的
咸菜、一串串红红的辣椒、一排排长长
的豆角、一张圆圆的桌子、一把悠闲的
藤椅，还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日常用品，
就连晾晒的床单衣服，都成了亮丽的
风景线。

热爱生活的母上大人，把平凡的
生活过成眼前的诗篇，把远方的田园
融入方寸阳台。几十年以来，她言传
身教，给我们爱，给我们力量，给我们
希望，把岁月酿成温柔，照亮我们的岁
岁年年，温暖我们的春夏秋冬！

（作者单位：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粽叶又飘香
一年又一年

汨罗江水流淌

粽叶的香味

包裹着对诗人的缅怀

在五月的江面上

品读，诗人的思想

江水远去

越来越深怀念

随五月的热度

标明，今日的

风向……

（作者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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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胜周永胜

南行记

高铁像一柄银色的裁纸刀，精
准地切开地图上蜿蜒的曲线。窗
外的风景，起初还是熟悉的、起伏
如母亲针脚般的丘陵，渐渐地，就
变成了平整的、陌生的绿，绿得那
样理直气壮，绿得让人心慌。妹妹
靠窗坐着，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
她的呼吸在上面晕开一小片模糊
的雾，又很快消散。她一路上话很
少，只是手指无意识地反复摩挲着
腕上那只母亲给的玉镯。玉是温
润的，可她的指尖却有些凉。我坐
在她旁边，却不知该说些什么。车
厢里满是喧嚣的人声和零食的气
味，可我们这一小方天地，却像是
被透明的罩子隔开了，只有车轮撞
击铁轨的规律声响，一下，又一下，
敲打着沉默。

他是到站台来接的。一个身
量 颇 高 的 年 轻 人 ，穿 着 休 闲 的 夹
克，眉眼间带着南方特有的温润水
汽，笑起来有些腼腆。看见我们，
他眼睛亮了亮，快步走上前，先是
对我点点头，叫了声“哥”，声音清
朗。然后，他的目光便落在了妹妹
身上。那目光里有温柔的探寻，也
有稳稳的安定。他很自然地接过
妹妹手里最大的行李箱，又向我伸
手 来 接 我 的 。 他 的 手 掌 宽 大 ，干
燥，握手时很有力。一路上，他话
也不多，只是细心地告诉我们，哪
条路近，哪个市场的菜新鲜，这里
春天很长。他的声音平稳，像在介
绍一个老友，一点点驱散着这座庞
大城市扑面而来的陌生感。

新家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里，
院落内放置着一些布置现场的物
品，却很干净。房子不大，却布置
得极用心。朝南的阳台宽敞，已经
摆好了几盆绿萝和茉莉，枝叶鲜灵
灵的，显然是刚浇过水。客厅的茶
几上，甚至摆着一碟洗净的、本地
特有的水果，在灯光下泛着诱人的
光泽。最让我心头一动的，是客厅
靠墙的一张小边几上，竟放着一个
眼熟的素白陶盆——正是妹妹从
家里带来的盆栽。南方的水土果
然很养它，离了家不过几日，那些
紧紧抱着的花苞，竟已松动了些，

隐隐透出里面雪白的瓣，仿佛随时
要挣脱出来，吐露满怀的香气。它
被安置在一个光线柔和的位置，盆
底的托盘里还有未干的水渍。妹
妹看见它，怔了怔，走过去，用手指
极轻地碰了碰那最饱满的一颗花
苞。

晚饭是在家里吃的。他的母
亲，一位身材娇小、笑容和蔼的妇
人，早备好了一桌清淡可口的家常
菜。没有想象中客套的盛宴，多是
时 令 的 蔬 果 与 鲜 鱼 ，味 道 是 温 和
的、熨帖的。伯母不停地给妹妹夹
菜，用的是一种带着本地口音的、
软糯的普通话，嘱咐她初来乍到，
莫要贪凉，湿气重，汤里特意加了
薏米。他的父亲话不多，只是笑眯
眯地听着，偶尔和我碰一杯淡淡的
黄酒，说些此地旧年的风物。席间
的气氛是生疏的，却也是真诚的，
带着一种想要靠近的暖意。我看
见妹妹起初有些紧绷的肩，在氤氲
的热汤蒸气里，慢慢地，不易察觉
地松了下来。

夜晚，我睡在书房临时铺好的
床 榻 上 。 墙
薄 ，能 隐 约 听
见 隔 壁 厨 房
里 ，伯 母 压 低
了 声 音 在 叮 嘱
他 什 么 ，水 龙
头 打 开 又 关
上 ，碗 碟 轻 轻
碰 撞 的 脆 响 。
这 是 另 一 个 家
庭 ，另 一 种 生
活 节 奏 的 声
音 ，平 稳 ，安
宁 ，正 在 将 我
的 妹 妹 ，一 点
一 点 地 吸 纳 进
去。

第 二 天 ，
我 离 开 时 ，他
们 执 意 要 送 我
到 车 站 。 清 晨
的 风 带 着 潮 湿
的 气 息 ，吹 在
脸 上 凉 丝 丝

的。街边的榕树垂下长长的气根，
在风里微微摇摆。我回头，看见他
和妹妹并排站着，他的手很自然地
扶着她的肩。妹妹朝我挥手，脸上
有 初 醒 的 惺 忪 ，也 有 晨 光 般 的 清
亮。

“哥，到了发个信息。”妹妹的
声 音 穿 过 潮 湿 的 空 气 传 来 ，很 清
晰。

我点点头，转身汇入匆忙的人
流。走出一段，忍不住又回头望。
他们的身影已经变小，融在那片郁
郁葱葱的绿色背景里，渐渐模糊，
终于看不见了。只有那幅画面留
在眼底：他微微侧头，正对她说着
什么；而她抬起头，在听。那姿态
里，有一种刚刚开始生长的、相互
倚靠的安稳。

我 知 道 ，我 的 护 送 到 此 为 止
了。从今往后，她的黎明与黄昏，
喜乐与烦忧，都将与这个陌生的城
市，这个温润的年轻人，紧密地交
织在一起。而故乡，将退成她地图
上一个温柔的坐标。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屯兰矿屯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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